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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中

我是在一个初夏的日子来到
海螺沟的。这条沟位于被称为“蜀
山之王”的贡嘎雪峰的脚下。贡嘎
山有着七十一条巨大的冰川，这些
冰川仿佛是贡嘎晶莹的长发，海螺
沟是长发中最长、最漂亮的那根。
冰瀑、冰洞、冰桥、冰拱、冰梯、冰
门、冰湖、冰峰展示海螺沟冰川类
型的多样性，构成雪白、透明、凝固
的基调；河谷稀树灌丛带、山地常
绿阔叶林带、山地常绿阔叶与落叶
阔叶混交林带、山地针叶阔叶混交
林带、亚高山暗针叶林带、高山灌
丛带、高山草甸带、高山疏草寒漠
带，从1500米到4900米垂直分布，
以原始森林、高山草甸的不同绿色
做为花边，木兰、杜鹃、兰花、报春
花、龙胆花、百合花、雪莲花、野桂
花绽放姹紫嫣红的笑脸，猕猴、小
熊猫、红腹角雉、藏马鸡三五成群
穿梭其间，以动静结合的方式修饰
这纯银的世界；一眼眼水汽氤氲的
沸泉、热泉、温泉、冷泉，是海螺沟
冰川的眼睛，温暖、亲切，又像天然
的温度计，测量着海螺沟的温度。

我是坐着海螺沟景区的环保
车进沟的，听导游讲，海螺沟的得
名与它形状或特点没有关系。四
川西南和西藏同属于藏区。这里
的藏族百姓多信奉藏传佛教，所
以许多地名都与佛教传说有关，
海螺沟也不例外。据说历史上后
藏香巴噶居派大成就者唐东杰布
法王取道海螺沟翻雪山支西坡修
寺建塔，在海螺沟夜宿于高山密
林中一冰川巨石岩穴下，早晚在
石穴前口念佛经，面向贡嘎神山
跪拜，一吹海螺便引来林中禽鸟
动物围着石穴听他念经。唐东杰
布法王离去后，鸟禽动物仍按法
王吹海螺时间聚集在岩石穴四
周，在石穴顶部长出棵棵树木，花
草一派芸芸众生景象。唐东杰布
法王有一天给他弟子托梦，说他
在海螺沟住过岩穴巨石，已被贡
嘎山神策封为“海螺灵石”，以他
随身宝物海螺封他跋涉过的那条
深谷为“海螺沟”。海螺沟由此而
得名。听着动人的故事，望着前
方碎石铺就的蜿蜒山路，一边是
深渊下白雾笼罩的绿海，一边是
刀削玉砌的雪峰。

前方到达的地方充满着神
秘，引起太多的想象。

沿途作了哪些停留，干了些
什么，现在都已淡忘了。但在二
号营地洗了三四个小时的温泉浴
却无法忘记。如果说大冰瀑布显
得是那么遥不可及的话，那么在
雪峰的怀抱中泡温泉可是实实在
在的。二号营地的温泉群被当地
山民称为“热水沟”，热泉从地表
的石缝中涌出终年不断，水温高
达83度以上，不是亲眼所见，真难
以想象在天寒地冻的高原竟有如
此温暖的去处

在湛蓝的天空下，我在长方
形的淡蓝的温泉里浸泡，此时遥
望那远处绿色与白色的群山，感
觉到海螺沟的原始森林、峭立冰
峰，给人不再寒冷的感觉，冰雪在
想象中融化，正汩汩流着水汽蒸
腾的热矿泉。不想在这样的水中
喧哗，有人在这里嬉戏，可我却只
想在静默中感觉水对我的每一处
皮肤的抚摸。这长方形的空间，
暂时让我忘记了许多，成为自然
的一分子。自由栖息、自由呼吸。

走过青砖砌的月亮门，光脚
踩着那大小不一，光滑凸出的鹅
卵石铺就的曲折小径，发现在弯
曲的绿树下掩盖着许多面积不等
的温泉，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恰
如其分的名称，现在都忘记了。
但我清楚的记得，自己是每一个
都泡了些时间。短的有一两分钟
便出来了，长的也最多十分钟，因
为时间有限，贪婪的我只能浅
尝。记得有一处温泉，像小孩圆
鼓的脸，只能容纳一人浸泡，呆在
水中的我，望着横过水面的茂密
树干，树下显露的一小段羊肠小
路，远处树丛遮掩下的木头凉亭，
人的喧嚣已经远去，不远处传来
几声清脆的鸟鸣，一两片掉进水
中的暗红色树叶，在身边缓缓漂
浮，此刻的时光属于我与这温暖
的泉，它给我放松，我给它思考，
生命的存在不在于规模，而在于
有自己的体温、自己的脉动，不去
了望别处。有一处较大的泉，一
弯小桥横跨，本想在桥下小憩片
刻，来此处的人多，便匆匆上岸。

第二天早晨，坐着车离开磨
西镇，一路的风景总感到有些遥
远，不如海螺沟的温泉实在，回到
成都，吃龙抄手的小吃时，眼前老
是浮现那清湛的温泉。直到今
日，那次远行，所能真切的留住的
可能就是海螺沟的温度了。

海螺沟的温度

■朱美禄

文学作品，应该讲求结构完
整，以“全篇”的形态呈现于读者
面前。被鲁迅称为“只有寥寥的
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的向子
期的《思旧赋》，其实是一篇意思
完整的作品；祖咏的《终南望余
雪》虽不符合唐代试帖诗六韵十
二句的规范，也毕竟是一首圆满
自足的绝句。不过文学史上也确
有一些残篇，美轮美奂，产生过巨
大影响，让人追想不已。

据《石林诗话》记载，王安石
对杜甫的诗句“钩簾宿鹭起，丸药
流莺啭”推崇备至，曾得“青山扪
虱坐，黄鸟挟书眠”之句，“自谓不
减杜语，以为得意，然不能举全
篇。”王安石这两句诗歌，表达了
一种闲适和放达之情，辞藻和意
蕴并臻至美。王安石“性酷嗜书，
虽寝食，手不释卷”，所以“黄鸟挟
书眠”并不意外。所谓“青山扪虱
坐”，也并非空穴来风。《墨客挥
犀》中说，有一天在朝堂之上，“忽
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
须。上顾之而笑，公不自知也。
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
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
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
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
曾经御览。’荆公亦为之解颐。”可
见王安石不乏名士风范，也爱读
书，但因为种种原因，无奈地让称
心如意的两句诗歌流产了。

黄庭坚晚年最得意的一联诗
是：“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画图
即江山”，“每举以教人，而终不能
成篇，盖不欲以常语杂之。”从主
观态度上看，黄庭坚是不愿以狗
尾续貂，所以这两句诗才没有了
下文；从客观事实上看，这两句诗
确实堪称秀句，卓绝巧妙，警俏超
拔。作为宋代诗坛巨擘的黄庭
坚，我们不能认为他才力不赡，也
许是没有得江山之助，又不愿意
让这两秀句与庸句杂处，结果只
能不了了之，成为一大憾事。

据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记

载，孟浩然曾经“闲游秘省，秋月
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
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
继。”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句诗不
但他人不复为继，就连孟浩然自
己也难以赓续。虽说“书之阙误，
有见于他书者”，但无论在《全唐
诗》抑或是《孟浩然集》中，后人所
能见到的都只有这一联残句而
已。孟浩然五言诗歌天下称美，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这联
诗句精妙入神，因而曲高和寡，遂
成千古“绝”唱。

其实，以残诗声名传于后世
的，宋代平民诗人潘大临可谓绝无
仅有。惠洪《冷斋夜话》中说：“黄
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
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
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
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
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
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
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
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潘大临
字邠老，因为创作灵感被打扰，只
写出“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诗便
无以为继。他以这句诗奉答谢无
逸而受到讥嘲，其实这句诗分量并
不轻。南宋吕本中说：“潘邠老得
诗‘满城风雨近重阳’，文章之妙至
此极矣。”赵蕃也说：“好诗不在多，
自足传不朽”，“我谓此七字，以敌
三千首。”这句残诗不仅受到高度
评价，还被人以绝句、律诗和词的
形式续写。需要指出的是，续作数
量虽夥，但在质量上都没有超越这
一句诗本身。假如说续写是做加
法运算的话，这句诗还被缩减成了
一个常用成语——“满城风雨”。
经过浓缩，这句诗无疑更加深入人
心，广播于人口。不管是被续写成
文，还是被浓缩为成语，都折射了
这句残诗嗣响久远，影响广泛。

诗未完稿，固属憾事；作为残
诗却能够流传，亦不失为幸事。
文学史上那些美丽的残诗，一如
维纳斯，虽然断臂，但风致犹在，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

闲话残诗

■迟子建

在故乡的春夏，要问什么店铺的生
意最清冷？无疑是花店了。因为这时
节大自然开着豪气十足的花店，谁能与
它争芳菲呢。花儿开在林间，开在原
野，开在山崖，开在水边，当然，这样的
花儿都是野花，达子香，白头翁，蒲公
英，百合，芍药，铃兰，鸢尾，绣线菊等，
它们仿佛彩虹的儿女，红红白白，紫紫
黄黄的，绚丽极了。

这时节的居民区也是花团锦簇，农
人们栽种在花圃的虞美人，大丽花，步步
高，牵牛花，金盏菊等，呼应着菜圃中的
土豆花，豆角花，茄子花和倭瓜花。野花
和花圃中的花儿，专为悦人眼目的，不肩
负给人提供食物的使命，大抵是只开花
不问结果，如热烈的情人，不计前程，恣
意盛开。而菜圃中开花的植物，命系人
类的餐桌，花开得就规矩，适度，收敛，除
了倭瓜花开大朵，其余的细细碎碎的，它
们得留着精气神儿坐果呀。

菜圃中每朵花的背后，都有一个看
不见的宇宙，这个宇宙就是果实。西红
柿能否饱满红润，决定了它与鸡蛋为伍
时，能不能在金黄和雪白之间，为它注入
最炫目的落霞；茄子是否硕大，决定了它

与鲇鱼相遇时，能吸纳多少鲇鱼肌理的
鲜香；豆角是否厚实，决定了它出锅时是
否跟入锅时一样的出息，不让主人的碗
盘亏空；土豆是否圆滚滚，决定了它们在
被蒸煮的过程中，能否像孩子一样绽开
笑脸；辣椒是否挺实鲜辣，决定了它能为
姑娘们省下多少口红。

花圃和山间的花儿还开着呢，菜圃的
花儿早就谢了，结了果子。待到秋天，人
们收获了果实，霜也来了。霜是花朵的敌
人，它们一来，花季就结束了。被霜打过
的花儿，在阳光中耷拉着脑袋，憔悴不堪，
满脸是泪。它们哭也是没用的，想要绰约
的风姿，想要蜜蜂与蝴蝶同欢的快乐，只
有等待春回大地了。此时它们也许会羡
慕菜圃那些不起眼的花儿，它们结了果，
在冬天还活着——谁家的地窖不储藏着
土豆和萝卜呢。

冬天的花朵是什么呢？是雪花和霜
花，可这样的花儿太素白了，又太脆弱了，
说化就化，于是喜欢鲜亮颜色的女孩子
们，不想让漫漫长冬为这样的花儿所统
率，她们在深秋糊窗缝时，就在两层窗中
间的隔层里，造了一个花园。

那是独一无二的梅园。
极北的房屋，为了抵御寒流，玻璃窗

都是双层的。这双层窗，一拃间距。深

秋时节，人们在用毛边纸或是废报纸糊
窗缝时，会在二层窗间，放上二三十厘米
厚的保暖的锯末子，然后插几枝用蜡油
捏成的梅花。

那时北方偏僻的山村大都没通电，
蜡烛是我们的光明神。蜡烛通常红白两
色，从供销社买来。蜡烛将要燃尽时，烛
芯气数已尽，侧歪了身子，人们只得吹灭
蜡烛，留下烛头。女孩子们最喜欢那一
块块润泽的蜡烛头了，尤其是红色的。
我们会把它们珍藏起来，到了糊窗缝时，
将收集到的蜡烛头，放到一个空的铁皮
盒里，坐到火炉上融化了，一手擎着选好
的形态妖娆的干树枝，一手在滚烫的烛
油和凉水之间飞转，让干树枝瞬间成了
干枝梅。

捏蜡花要眼疾手快，勇气也不能
少。大拇指和二拇指要紧密团结，先是
共同探入滚烫的烛油（有点赴汤蹈火的
意味），然后赶紧撤兵，再探入事先备好
的一碗凉水中，让沾在指尖的那层烛油，
瞬间冷却而不失黏性，再飞速移兵至干
树枝，随你选什么位置，以枝条为主心
骨，大拇指二拇指对着它一捏，奇迹出现
了，花瓣似的烛油从指尖脱落，一朵粉红
娇嫩的梅花，灿灿绽放了！一朵，两朵，
三朵，七八朵，数十朵，干树枝瞬间春色

贯通，梅花点点了！因为女孩手指粗细
有别，再加上所蘸蜡油厚薄不同，蜡花有
大有小，有胖有瘦，有深有浅。但不管怎
么的，它们都是霜雪时节开得最烂漫的
花儿！我们把这样的梅花，插在二层窗
格芳香的锯末子上，它们就像开在金色
的泥土里。这时你封上窗，一个冬天就
有花儿看了。

这样的梅园什么时候消失呢？当寒
风撤兵，春风长驱直入，把山岭涂抹上绿
色，野花和庭院的花儿姹紫嫣红时，人们
要开窗闻花香鸟语，破败的梅园也就成为
春风中的垃圾，被清理掉了。

我很喜欢苏轼的那首 《花影》：“重
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
太阳收拾去，又教明月送将来。”研究者
总把它说成政治抒情诗，说是苏轼在抒
发他内心的愤懑，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
一首清新的自然诗。花影在台阶摇曳，
任凭什么扫把，也扫不开它。这日光和
明月下永不消散的花影，就是时光，不管
它穿越多少年，总会把美留在人的心
头。就像我遥想逝去的花儿，无论是山
间的，还是花圃和菜圃中的，抑或是我们
亲手在二层窗格打造的梅园，它们没有
随着时光流逝而被遗忘，而是像风一样，
一直吹拂着我的记忆，不让它沉睡。

最是花影难扫

■殷后盛

午后，闲坐在公园的树下，一枚轻盈的
种子飞了过来。虽然只有我一个观众，它还
是不吝啬曼妙的舞姿，上下左右跳动，划出
美妙的弧线。

很难想象是一丝怎样的风才能让它停
留在我身旁，让我能清晰看见那以毫米计的
种子，还有无数天鹅绒般柔软细长的冠毛，
形成反伞形。透过这个信使，我仿佛触摸到
了环绕四周的气流。只是这气流瞬息万变，
一阵仅能拂动我身上汗毛的微风吹过，这枚
种子就如被惊涛骇浪翻打的小叶舟般，翻滚
而去，落到了远处的草地中。

看见它，让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的放学路
上，喜欢摘下蒲公英毛茸茸、圆嘟嘟的“花朵”，
用力一吹，看“花瓣”飘散在空中。到了后来才
知道，那“花瓣”实则是一颗颗长着白色冠毛的
种子，“花朵”就可以算是一个种子球吧。也让
我知道，有许多植物的种子是会飞的。

但这枚种子肯定不是蒲公英的，一来我
在这一带还没发现过蒲公英，二来蒲公英种
子有一个细长的伞把，与之有明显区别。环
顾四周，在河对岸找到了它的家，走近一看，
原来是与蒲公英同属菊科的野茼蒿。看来这
枚种子已经成功跨越了对它而言的天堑，而
一同出发的伙伴们有的或许已经坠入水中，
无法再随风起舞，当然也失去了生命延续的
机会，用另一种方式融入了生育它的土地。

同样注定无法飞翔的还有地上一串未
成熟的枫杨种子，不知道是调皮的松鼠还

是捣蛋的小鸟，让这串种子还没成年就离
开了母亲。如果说蒲公英和野茼蒿的种子
会飞是因为头顶一把飞行伞的话，那枫杨
种子就真的是拥有一对翅膀。长椭圆形的
果翅配上长椭圆形的果实，像个元宝，又像
个馄饨。曾有研究，以构造相似的枫树种
子做过实验，发现在下落过程中，旋转的

“翅膀”会产生空气涡流，使上方气压减小，
种子受到更强的浮力，得以对抗向下的重
力，使它们在空中停留相对较长的时间。
这可是宝贵的扩散机会，如果幸运地等到
一阵风，种子就会借助风力，飘向远方，开
启不一样的冒险之旅。

我也想试试，扯下一个碧绿的种子使劲
往天上抛，想欣赏它如何从高处下降，但只见
种子似乎并不愿打开特制的螺旋桨，直直地
就落了下来。是我自己太过无聊和自以为
是，枫杨种子重量与果翅的搭配，早已妙到毫
巅。一个尚未成熟的种子，它中间的果实水
分过重，两只翅膀尚且娇嫩，是不会向我展现
只有一个新生命诞生才会演绎的美丽。

与动物不同，如果不借助外力，植物无
法行走，但所有种子都聚集在母亲的身边是
不利于扩张生命势力的。因此在漫长的演
化中，历经千万年自然的选择和进化，才有
了会飞的种子。但即使它们拥有飞翔的本
事，自然也无法让每一粒种子都如愿以偿。
寻找新家的旅程，并不全然是鲜花铺满的坦
途，有美丽的一面，就无法回避残酷的现实。

我们远离故土的人生，未尝不是一粒飞
离了父母、飞离了家乡的种子。

会飞的种子■佚名

茶本就是文雅之物，国人饮茶
更是早已脱离了解渴的低层次需
求，在饮茶上我们追求的更多的是
一种道，一种情趣，一种境界。纵观
历代文人雅士，饮茶时他们所追求
的也大都是一种品茗与心境特殊的
融合。于是，很自然地禅与茶结合
到了一起。茶道中人常说“一人品
茶，谓之禅茶”，而佛家则更是有着

“禅茶一味”之说。
“禅”是“禅那”略称，意为“静

虑”、“修心”。禅宗自南朝宋末达摩
在中国创立，至六世分南北两宗，而
南宗慧能的顿悟说较北宗神秀的渐
悟说更近禅旨，得以承继五祖弘忍
衣钵，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
指人心，见性成佛。风流所及，宗派
纷纭，于南宋传入日本。

饮茶最易将人导入禅境。茶性
清凉，可伏心中燥热，可涤体内沉
浊；茶味枯淡，可去名利之欲、可息
奔竞之心。由实物之茶冲水泡为有
形有态有色、可视可触可饮之茶汤，
茶汤复冒出丝丝缕缕、飘飘渺渺、视
之则无、嗅之若有之茶味，茶味又让
人进入无限广大、清朗空明、不可言
说之茶境，这是茶逐渐由“有”入

“无”、由形而下升华为形而上的过
程，这是茶在虚化、淡化中不断超越
自身、超越时空的过程，这是茶由

“形质”蜕变为“精神”、由“实物”蜕

变为“灵物”的“返魅”与“显灵”过
程。入此境者，即茶即禅，即禅即
茶，饮茶即是参禅，参禅即是饮茶。
唯恍唯惚，若有若无，非出非入，不
即不离。道心冥契，天人合一。可
观照实相，可体悟本真。其妙味佳
境，唯宜心领，实难言传。如赵州禅
师，只是一味“吃茶去”。

其实，心静之处就是最好的茶
场。深谙此道者，无论行走坐卧，无
论有茶与否，他随时都在“吃茶”。直
如淤泥之中可绽莲花、火宅之上可得
清凉。饮此心茶者，不拘茶迹，不落
茶痕。不取茶相，不取非茶相。有茶
亦饮，无茶亦饮。饮而不饮，不饮而
饮。无心用茶，茶灵自附。茶灵附体
者，心饮之间，与空相应，与真相冥，
与外相通，与内相融，与物相谐，与人
相和。看得破，想得通。提得起，放
得下。进得去，出得来。来无所从，
去无所至。事来即应，事过即忘。无
所不备，无所不可。随其所便，因其
所宜。随时做主，立处皆真。在世出
世，妙行无住。轻安自在，活泼空
灵。情不随境转，心不被物迷。生死
一瞬，常作终极之想；自他不二，尽可
悲天悯人。荣辱在所不计，毁誉无动
于衷。信念八风不动，名利云淡风
轻。直饮得地老天荒乾坤转，直饮得
神清气爽逍遥游。

心静茶至，茶至灵来。灵来神
往，道现其中。善饮心茶者，最得茶
灵三昧。此乃饮茶之上上境。

心静茶至

■周盛娥

小时侯，我家老屋后面的菜园
里，长着一棵好大好大的老茶树，树
干又粗又壮，树枝密密麻麻，里面藏
几个人，谁也看不见。

老茶树是我们一帮孩子的乐
园。我们经常在茶树边过家家，在
茶树里藏猫猫。闲着没事，我们几
个女孩子，就钻进茶树丛里，背靠几
根并排斜长着的树干，闭着眼睛上
下晃动，把老茶树当成了摇床，嘴里
哼着老人们教的童谣，什么“红公
鸡，尾巴拖，三岁的毛孩会唱歌
……”，快乐得像天上的小鸟，玩到
天黑了都不想回家。只要我们隔一
阵子不到老茶树边去玩，小鸟就在
茶树上做了窝，生了蛋，与我们抢占
地盘；蜻蜓也喜欢扎堆凑热闹，一到
傍晚，老茶树上总是歇满了各种花
色的蜻蜓，我们轻轻围着老茶树转
一圈，就能捉到好几只。那时候，我
们虽然穿得破旧，吃得也简单，但没
有忧愁，没有烦恼，不用担心做不完
的作业。大人们也从没有对我们说
过社会竞争激烈、考大学、抢饭碗的
事。更不会像现在孩子这样，有电
视、网络游戏等许多的诱惑。

尽管老茶树干上的疙瘩一层叠
一层，仿佛记载着老茶树历经的沧
桑岁月。但每年谷雨过后，老茶树
便如期长出新苗。这时候，爷爷就
会拎一个篮子，围着老茶树悠闲地
采摘新茶。爷爷是有名的乐天派，
用我老家的土话说就是“快乐人”。
他总是一边采茶，一边唱着茶歌。

听到那苍老浑厚的歌声，人们都会
说：“艾爹在摘春茶！”因我当时还
小，对爷爷唱的茶歌似懂非懂，歌词
也多已淡忘，但开头的几句至今仍
记得真切：茶歌好唱口难开，香茶好
喝树难栽，米饭好吃田难插，白面好
吃磨难捱……，现在回味，才知道这
茶歌既有收获的喜悦，也有劳作的
艰辛，是农家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爷爷把新茶采摘回来以后，母
亲就要忙着做茶。做茶是个技术
活，“择草”，“焙青”都很讲究，焙青
的时候要掌握火候，否则，茶就“糊
汤”，不好喝。母亲要忙一天，才能
把新茶做好。接下来几天，母亲每
晚都要专门烧水泡上几壶新茶，设

“茶宴”招待乡邻，几乎全屋的大人
都要被母亲邀请到我家来品尝新
茶。在一片“好茶”的赞誉声中，新
茶便沁入了每个乡邻的心脾，不仅
留下了甘甜的回味，也留下了母亲
做人的美德。

每年，母亲把老茶树上的头道
嫩茶招待了“客人”，其实我家里人
喝的，都是些老茶。等到被爷爷摘
光的老茶树上长出第二槎新苗，母
亲便用剪刀三下五除二地把新苗剪
下来，然后做好装进罐里。母亲说，
这些粗茶，只能留给家里平常过日
子喝，不能招待客人。

时光如水，岁月悠悠。如今在
昔日生长着老茶树的地方，已盖起
了楼房，爷爷和母亲也都已做古，但
爷爷的茶歌和母亲的茶宴，还有那
带给我童年快乐的老茶树却深深地
印在我的记忆里。

老茶树

■傲昂嘉措

傲昂嘉措的月亮

我梦中的马儿一直会说话
它从额头到腿儿那么健美
黝黑
四蹄雪白
如果没有愤怒，我为什么写诗
如果没有思恋，我为什么写诗
忧伤时我们唱歌
所有的歌叫傲昂嘉措的月亮
所有的情绪叫
黑马的鬃毛

姜阳 摄


